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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真的《命定》是一部致敬之作，向我
们的抗战老兵，向当年英勇抗击日本侵略
者、保卫祖国的各民族战士们致敬。小说的

《后记》里写到，短短几年间，那些老人一个
一个走了。报纸上，每一位抗战老兵的离去
都是触动国人情感的重要新闻，我们意识
到，我们正在目送他们远去，那一代人正随
岁月凋零。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对他们的记
忆没有停止，某种程度上是刚刚开始，刚刚
开始看到他们、注视他们，追寻他们的足迹
和命运，领会他们的精神。

没有看到《命定》之前，我不知道当年
的远征军中有这么多藏族战士。读完这部
书，我们会对现代史上如此惊天动地的大
事件、对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更全面
的认识。什么叫“全民族抗战”？这些藏族老
兵的故事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这就是一
次中华民族的全民族觉醒。抗战的伟大意
义绝不仅仅是我们在严重劣势下坚持下
来，赢得了一场战争，它也是现代民族国家
有力的塑造过程，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信念
深入到全民族、深入到每一个老百姓心中
的过程。这是我的国家，我属于中华民
族——这个信念，经过抗战才普遍地深入
人心。读达真的《命定》，我们会对这一民族
精神的觉醒过程有特别清晰的认识。那些

康巴汉子和他们的汉族战友，在一个意识
中凝聚起来——我们是一个中华民族，我
们要为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上争生存、争
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命定》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认识自身历史的新的视野。

在《命定》中，我们的藏族同胞从格萨尔
王的世界走进残酷的现代战争，他们去历
险、去战斗，重新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这反
映了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
趋向。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独特生活风
貌，为作家提供了充沛的写作资源。但如何
从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活出发，去
思考和表现民族的现代经验，这对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来说，既是艰巨的考验，也是一个
广阔的新天地。我相信，大作品很可能就在
这里出现。藏族当代文学一直在向这个方向
不懈努力，特别是近年来，阿来、梅卓、达真、
罗布次仁等许多藏族作家的写作，都自觉
地、有意识地展开着与现代经验的对话。通
过这些作品，我们看到伟大、悠久的藏族文
化的传承，也看到了藏族文化在历史中的不
断发展，看到了这个民族的蓬勃生命力。

这部小说是一部有力量的作品。但让
人感到小说的节奏匀速密集推进，这在一
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阅读。在小说技巧
上、修辞上还需要进一步修炼。

多年以来，反映藏地生活的作品总是受到读者的热情
关注。由于其大多富含非比寻常的意味，并达到较高的艺术
质量，在中国文坛构成一道令人着迷的文学景观。达真的长
篇小说新作《命定》（四川文艺出版社）就是延续这种景观的
新的例证。作品以川西康定土尔吉和贡布等藏族康巴人抗
战期间的“故乡”生活，及参加抗日远征军为国征战的“异
乡”经历为表现对象，为我们打开一片神秘的人生与文学的
世界。我们因小说具有的某种浓郁的文学意韵和传奇般的
艺术魅力，又一次被这类题材深深地吸引与震撼了。

小说讲述的仿佛只是土尔吉和贡布两个人的故事，作品
以麦塘草原和熊朵草原为背景展开激动人心的叙事，把康巴
人这个在传说中充满英雄性格与浪漫气息的族群，以及他们
在广阔草原上对生活信念与宗教信仰的坚守、心灵情感遭遇
的困境，通过新奇曲折的独特情节和逼真的文学描绘，为我
们生动地展示了出来。由于作者对藏、汉两种文化的深度了
解，使他拥有一种得天独厚的写作优势，因此他在小说写作
中充分地、尽情地发挥着这种优势，不仅使与众不同、错综复
杂的生活肌理得到清晰呈现，更写出由对比而产生的许多无
穷妙味。即作品将观察与审视的目光，始终凝定于生活的结
合部，即藏汉之间、僧俗之间、人佛之间、强弱之间、战争与和
平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以精细而有激情的笔墨，写其间的
相通与差异，写地域的文化与心理，写人生的梦想与现实，写
生活的风尚与意味，使作品显示出其蕴也厚、其响也绝、令人
心向往之的韵致。

给我印象尤深的还有作者强有力的描写与叙事，常常
有令我们吃惊的东西在作品中出现，不断地伏击着我们阅
读的感受，加深和刷新着我们对康巴人生活的了解与理解。
这些都来自于达真以其敏感智慧的心，对那片土地及那片
土地上的历史、族群、人生的深切体验和感悟。土尔吉的心
灵历程显然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伴随这个人物经历的展
开，我们走进雄奇苍茫、备感陌生的草原深处，去认识这片
草原上的生活与宗教，认识康巴男人的心理与性格，认识发
生在草原上的友情与争斗，看清青年土尔吉怎样在宗教的
理念与人的欲望之间挣扎，以及即使触犯教规遭受惩戒沦
为卑微的“扎洛”，宗教教义与世俗念想依旧长久地撕扯着
他的灵魂。历史特定的场景、藏地的特殊风情、人物揪心的
经历、作者的灿烂文笔，使这片过去似乎只存在于传说中的
地方，自兹时起走进了真的文学。

作者不只善于写藏地生活，对战争生活的描写似乎也是强手。对抗日远
征军战斗进程的呈现，是通过惊心动魄的战壕真实来完成的，作品不仅以对
高地与城池的争夺中极具战场质感的细节，反映出战争的激烈与无情、残酷
与血腥；又于令人窒息的战争氛围之中，以收放自如的笔触写人性、友谊与
爱情，借战争这个冷酷僵硬的躯壳，来实现作品的审美建构，完成对人物性
格与命运的书写。发生在战场上的非常情节十分密集，如在子弹碰见都会拐
弯的土尔吉为教义所困，面对凶残敌人却不忍下手时，反映出这个人物固化
而真实的内心。土尔吉冒着极大风险，用匪夷所思的方法救治生命垂危的关
师长。日军疯狂的射杀导致雪上飞命运的终结，以及英雄贡布饮弹身亡时要
求土尔吉为其超度，都是作品最为令人感伤与动容的地方。小说兄弟连式的
描写，所颂扬的是在战火中各民族兄弟一往无前、同仇敌忾、舍生忘死的铁
血精神。

令我感动之处还在于，作者有一颗纯净的心，而且这颗心始终被一种善
的意念所主宰，这是一个真正优秀作家所应该具有的内心。虽然作品所描绘
的生活时常是那样的严酷与血污，但在凌厉与苍凉的文字中散发出的却是
作者内心自然流露的温馨与柔情。这同有的作品使我们读后因其污浊怨恨，
而让感觉变得空洞狰狞是截然不同的。小说同时又是迄今为止在反映同类
题材时，描写和褒贬汉藏两族人物形象最为公允的，没有故作某种抑此扬彼
的矫情姿态。“命定”的寓意是多重的和颇为耐人寻味的，既是人物为历史与
生活所决定的命运，也反映出人心与愿望的历史走向。这其中必然有着自在
的和不可违抗的定数，也包含着人物显在与隐匿的生命叩问。作者将这一切
极富重量与韵味地写出时，作品就具有了某种宝贵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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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命意上看，《命定》是一部有创新的小说。它有三个方面
的特色：一、是一部有深厚藏民族文化底蕴和宗教后设背景的宏大
叙事，对于常见的宏大叙事是个创新；二、成功地写出了灵魂无处
安放的犯戒的扎洛，在历史大转折中接受了洗礼走向精神涅槃，找
到了灵魂安放之处，小说在精神上的宿命与行动上入世的完美结
合中写出了一个新的藏族民族英雄，极具人性深度；三、从战争小
说层面看是一部达到了战壕真实（战争场面描写和战争中人的描
写）水准的优秀战争文学文本。以下对这几个方面作一点延伸。

这些年包括早些年无论是汉族作家还是藏族作家，反映藏民
族生活的作品不少，《尘埃落定》代表了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但确有
不少作品因缺少体验流于皮相。《命定》从结构、叙事，到语言、人
物，甚至连章节标题都体现出对藏文化底蕴的把握。我想只要认真
读过便会沉浸其中。另外与藏文化有关的是宗教。中国文学缺少宗
教的后设背景。这在汉文学中尤其明显。在《命定》中我们终于看到
了这一背景。以深厚的藏民族文化和宗教后设背景进行宏大叙事，
是对宏大叙事套式的一种突围和创新。由于藏文化和宗教这一后
设背景，作品的英雄主义基调更加高亢。作品写的五六六高地上牺
牲的三营营长和战士都浩气冲天，令人感动。康巴的阿婆们为康定
远征军每人送 8克的戒指，贡布对侵略者的仇恨包括雪上飞被日
本人炸死后仇恨的升级，作品越往后这一点越高亢，最后土尔吉守

灵的诚意不仅感动了红云（书的结尾描写），更感动了读者。写英雄主义没有采取在英
雄身上杂化性格，而是干净、扎实地写崇高，作品中充满着阳刚之气，一扫文坛上某些
作品的颓糜之风。

写人，这是作品最成功的地方。设想一下仅写贡布这样一个人物也未尝不可，在
性格中加点诸如鲁莽之类的刻画，许多作品不正是这样吗？但那就单薄多了。或者土
尔吉是二号人物，作品也就是另一个面貌了。《命定》大胆地把土尔吉当成一号人物
写，而“主要人物代表作品倾向”。土尔吉作为一个犯戒的扎洛，其实对宗教还是心存
虔诚的，他一直都在自责，灵魂无处安放。书中写他“九年的喇嘛生活和两年的从军经
历，一前一后极大的反差一直困扰和煎熬着土尔吉的心，这一隐私即便是从西康一道
参军的同乡好友也少有知道。佛教徒和军人在他心灵的比对中，一个是吃斋念佛视一
切生灵为伴的善徒，一个是拿枪杀人的战士，灵魂中植入了水火不容的两者，他的生
命也走入了混乱无序中”。上半部中土尔吉为了一个女人贡觉措（私奔），下半部就升
华为信仰与民族自尊，杀人还是不杀，同样是灵魂的挣扎，却有了根本的不同。

书中写的正是这样一个佛教徒在民族危难中被推上必须选择生存方式的道路。
作品最后完成得很好，土尔吉没真正杀一个人（惟一开枪还是应日本鬼子要求）却救
了不少人，这对汉族战士微不足道，对于一个信仰佛教不杀生的藏族战士却已到了极
限。请看这一段重要和精彩的心理描写：“枪响的轰隆声快速‘灌入’他的耳道，那一刻
他的脑袋像崩裂成无数个碎片，对人性和神性的理解在故乡的柔性和异乡的惨烈所
形成的巨大反差里，终于在扣响扳机的那一刻找到了四年来一直困扰着自己的答案，
佛在菩提树下顿悟的灵感像雷雨前的闪电从德干高原传来，迅速植入土尔吉的灵魂，
战士和佛教徒的双重身份在残酷的战争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体验，这个体验在碎片
上写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个体，一旦受到野兽一样的军队的凌辱，慈悲为怀
的菩萨心里也充满了憎恨，真心表达了生命的最高境界——爱和友善，当然也包括他
对贡觉措的爱。他在扣动扳机的同时获得了对生命的终极感悟。”于是土尔吉头一次
发出放浪的狂笑，一种解脱感使他一直无处安放的灵魂找到了安放之地。因此，土尔
吉成为一个精神上宿命与行动上的入世结合起来写的藏族新的英雄形象。阿来曾说：

“宗教感就是宿命感。在战术上我是积极的、入世的、创造的，但在战略层面看来，我是
一个宿命论者。”字典上解释宿命是迷信，但在马克思那里是这样说的：艺术与宗教同
源，不同的是艺术把想象作为想象，宗教把想象当力量。土尔吉写得真实，他的心路历
程就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

说《命定》是一个优秀的战争文学文本，是因为它的战争描写真正是从一个基层
士兵立场出发的。前苏联战争文学从“战役真实”到“战壕真实”，即从参谋部的运筹帷
幄、大兵团布阵，写到一批战时下层军官蹲在战壕里从士兵眼里看战争，更人性，更真
实了，“战壕真实派”即士兵真实派。《命定》的战场场面，由血肉横飞并由此产生的想
象形成了战场的真实氛围。

不足之处是，《命定》作为一部宏大叙事，结构稍显松散，难以承载更厚重的内容；
土尔吉身边几个人物包括贡布都是扁平人物，几个女人的故事还可以更丰富，以形成
作品人物的更加多彩、作品更具史诗品格。

最近，我接连看了几部和抗日战争有
关的著作。一部是台湾作家白先勇写他父
亲、抗日名将白崇禧的《白崇禧身影》，并
将白崇禧生前的照片配文字进行说明，分
成了两册《中华民国》和《台湾岁月》。在第
一册中，白崇禧作为国民党的将军，在抗
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抵御外族的侵略，领
导装备远远落后于日本侵略军的中国军
队，采取以时间换取空间的战略，最终和
共产党军队一起，打败了日本侵略者。里
面有很多当时拍摄下来的历史图片，非常
生动地记录了国破家亡时期中国人依旧
壮志成城，努力抵御外侮的历史情景。从
一个比较新鲜的个人化的侧面，呈现了历
史的面貌。

据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
国土上，中国军人阵亡超过500万，日军士
兵阵亡 55 万（这个数字不知道到底准确
不），可见当时中国军队的战力与武器装
备，和日本不在一个等级上。这也是有些
日本人至今心里不服气，到靖国神社拜鬼
的原因。

而达真的这部小说《命定》，则从另外
的一个角度，给我们展示了历史在作家笔
下逐渐自明的一个过程：藏族作为中华民
族的优秀分子，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抵御
外族的侵略所做的可歌可泣的战斗。在阅
读达真的这部《命定》之前，说实话，我并
不知道藏族在抗日战争中还有这么一段
历史。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说：“历史是一
种话语权。”如果没有人写这样的历史，那
么，历史就在荒芜和空白中失去真相。因
为历史从来都不是自明的，是需要我们不
断地用良知和批判自我的努力去澄明的。
于是，在达真的这部精彩的历史小说中，
我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以小说的多棱
镜，呈现了历史的多棱镜，在历史小说的
声音中，为我们塑造了永远难以让我忘怀
的历史的肖像。

达真的这部《命定》，是一部让我感到
惊喜的历史小说。其实，一切历史小说都
是当代小说，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
代史”，因此，达真的这部历史小说，以历
史中藏族人的个人经验，追溯和寻找真相
的过程，恰恰补全了以往的历史中暂时缺
乏的公共历史的侧面，这是这部小说意义
重大的地方。

《命定》是一部有着从容的叙事风格，
有着严谨的空间结构，在艺术上非常精彩
和成熟的小说。长篇小说最重要的就是如
何处理小说中的时间，其次，就是如何呈
现小说中的空间结构。在时间和空间的双

重结构中，这部小说都令我感到惊喜：分
成两个部分的结构，既从时间上有一个叙
事的节奏，也构成了“故乡”和“异乡”的空
间转换，从而将历史的肖像逼真地定格在
了文字的相框里。

最后，《命定》中还有着历史哲学和宗
教方面的探询。什么是“命定”？面对强敌来
犯，原住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里面，既
有现实的态度，也有人生的态度，既有哲学
的态度，也有宗教的态度。因此，如果说叙
事即呈现，呈现即意义，那么，在《命定》中，
所有这一切都归为命定中的因果，而这个
因果，正是达真借助历史事件的描述，撞击
了复杂历史话语的壁垒，用个体和民族的
细节，生动地重塑了“历史的全景”。

战争是悲壮的，生命在战争中的毁灭
都是惊心动魄的。“二战”是人类在20世纪
的最大灾难之一，达真的《命定》，十分灿
烂和独特地带给了我们一个新鲜的世界。
这个世界既是那些隐没在历史中的人创
造的，也是达真自己的创造。因为他理解
的历史，不是数字的历史，而是从个体走
向个体、带着气味和体温的历史；不是被
时间封锁起来的古棺旧墓，而是人心的历
史，是开放的，必然与现在和未来发生联
系，且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鲜明记忆。

这本书好看耐读，虽然是微观战史小
说，但是小说中对人性丰富性的刻画以及大
量的细节，又使著作有了藏族人民抗日的全
景观。真正的好作品当具有撞碎人心的毁灭
力，即使它带来了灵魂的审判和精神的剧
痛。达真的这部小说达到了这个效果。

达真的小说写作十分扎实，他的艺术
手法娴熟老到，通过《康巴》《命定》和即将
出版的《极限》，达真肯定会成为声名鹊起、
实力雄厚的小说家。可贵的是，他的小说写
作呈现出一种内部的平衡和匀称，以及展
现20世纪历史的扇面状的开阔性，正是在
这一点上，《命定》和别的抗战题材的小说，
已然划清了时间和眼界的界线。我觉得，

《命定》是抗日战争题材小说进入到第三个
阶段的标志性作品：如第一个阶段是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些小说，如《铁道游击
队》等等，是将战争与故事传奇结合起来的
通俗小说。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以
来，描写抗战正面战场的小说，比如周梅森
的《黑坟》等。第三个阶段，对人在具体历史
情境中的深刻探索和挖掘，对家国、民族和
个体的关系的呈现上，有新的着力点，达真
做到了让我们刮目相看。他未来的小说还
有很多的可能性，正以其宽阔的思考能力，
带给我们以新鲜的期待。

达真的《命定》是一部让人感到欣喜的小说，无论是在小说艺术上，还
是在小说所包含的社会思想内涵上，这部小说都达到了难得的高度。这是
一部关于康巴地区藏人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抗日远征军的小说，小说以
浓墨重彩的方式描述了两个藏族汉子的传奇故事，土尔吉从小被送到寺
院，但他却与头人的女儿贡觉措相爱，他们的偷情被发现，土尔吉被暴打后
逐出寺院，成为被人唾弃的“扎洛”，贡觉措毅然与他私奔，但在逃跑的路
上，在对佛教的虔诚与情欲的挣扎之中，他想弃贡觉措而去，独自一人逃
亡，贡觉措的家人骑马追杀而来，土尔吉看到贡觉措被抓住，她以自杀威胁
家人不要捉他，并大声让他快逃，土尔吉内心极为痛苦，他欲救贡觉措而不
能，要逃跑也无能为力，正在这时，另一个康巴汉子以快马救了他，这个人
就是贡布。贡布在一次赛马会上，杀死了不公正的裁判嘎多，此时也被仇家
追杀，他救了土尔吉，两人一起踏上了逃亡之路。两人逃离了草原，在金矿
上见到了宣传抗日的队伍，又参加修飞机场，最后他们参加了抗日远征军。
勇武的贡布在战场上屡立战功，被称为“战神”，在龙岗山一役英勇牺牲；土
尔吉参加战争但又信奉“不杀生”，内心极为矛盾，最后他找到了“医疗兵”
这个最适合的角色，出生入死，得到了嘉奖与尊重。战争结束后，土尔吉留
在缅甸，每天到山上为战友守灵，60年后，中国政府终于承认远征军是抗日
救国的。

这是一部厚重而又细腻的作品，小说在一个开阔的时空中展开，这是
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故事，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康巴地区仍
延续着千百年来的生活习俗，抢婚，赛马，对喇嘛的尊重，对“扎洛”的歧视，
部落之间的斗殴，仇家的追杀，家人的和睦与温暖，朋友之间的肝胆相照，
是这里的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土尔吉与贡布正是成长于这样的环
境，他们是传统秩序的破坏者，也被这一秩序所驱逐，但是在逃亡的路上，
他们却遭遇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以现代战争的面目出现的“现
代性”。现代战争完全不同于仇人的追杀，飞机大炮也远远超越了传统社会
的想象，正是在这一艰难的转变过程中，我们看到土尔吉与贡布如何从个
人英雄成长为民族英雄，看到藏族同胞如何融入中华民族的总体抗战之
中，看到他们如何克服血缘、部落与地方的观念，而获得了“中国”的整体认
同，这样的认同感来自命运的一体感，也来自血肉凝成的“共同体”意识。

《命定》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丰富、复杂与曲折之处。
抗日远征军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常被忽略，黄仁宇的《缅北之战》与余

戈的《1944：松山战役笔记》向我们揭示了抗日远征军的英勇牺牲与战争的
惨烈。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让更多的人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曾参加
过远征军的诗人穆旦，在《森林之魅》中为战友唱出了“祭歌”，“你们死去为
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
不再听闻/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
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达真的《命定》为我们
生动形象地描述了抗日远征军的故事，那腥风血雨的场景、那惨烈的牺
牲令人触目惊心，更加珍贵的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两位藏族同胞，
这让我们意识到，抗日远征军的战绩中也包含着藏族等少数民族同胞的
牺牲，抗日战争不仅是全民抗战，也是中华民族的总体抗战，正如封底
上康巴抗日远征军老兵陶大瑄所说的，这部书“道出了康巴男儿也曾肩
负的保卫国家的神圣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部书具有重要
的历史价值。

作为一部小说，《命定》不仅具有历史与理论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在艺
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地，风格苍凉浑厚而又细腻饱满。小说的主人公土尔
吉与贡布形象鲜明、性格突出，一个虔诚敦厚，内心充满矛盾，一个英武强
悍，所向披靡，他们之间的关系亲密而复杂，他们的故事曲折、动人而又富
于传奇色彩。小说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色是画面感很强，很多场面都类
似于油画，笔触细腻，具有整体感，我们甚至可以将此书视为一部连贯的文
字画册，或者说，我们阅读此书，有如在欣赏一部艺术电影。

探索现代经验
□李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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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与历史的多棱镜
□邱华栋

两个藏族人的英雄史诗
□李云雷

认识达真是在前年。或许我们同属少数民族的缘故，
相处起来自然可亲。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康巴》作品
研讨会后，我们的接触多了起来，去年他参加了《民族文
学》举办的多民族作家延边笔会，在我们共同游览长白山
时，他对满洲祖先的发源地膜拜之极，特别是清朝年间满
藏同胞的情谊之深厚，让我非常感慨。

正是因了这次接触，对其人其文才有深入的了解。他
对藏民族的热爱，对和谐团结局面的向往，以及对文学的
执著，对朋友的尊重，让我们越走越近。达真虽然个子有
点小，但个小心大，胃口更大！他身上具有康巴汉子特有
的那股劲儿，为人质朴，待人真诚而仗义，有名气而不张
扬，跟人说话总是谦谦地笑着。就是在延边笔会上，他告
诉我《命定》明年出版，并希望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能
够作为主办单位，在北京为他组织作品研讨会。我欣然应
允，因为作为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为少数民族作家办实
事是我们的职责。

达真生于四川藏区，他是在具藏、汉、回文化氛围的
交汇地康定长大的。1984年考入西南民族大学中文系，在
校期间曾在《民族文学》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
1988年毕业后返回藏区工作至今，长期在州内新闻单位
谋职，他做编辑、记者、制片人，20 年来执著于行万里
路，读万卷书，足迹除未能问鼎珠峰和可可西里外，遍
及藏区及相邻的西部地区，走访过众多高僧。所以读者
不难想象，为何小说《康巴》一问世就得到众多评论家
的好评。如果你打开百度查找那些具有乡土气息浓厚的
作家，他们的排行榜是这样的：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

群的《最后一个匈奴》、达真的《康巴》、于怀岸的《猫庄
史》、高和的《花姑娘》《我和我的土匪奶奶》、严歌苓的《第
九个寡妇》……

而北京的媒体对小说《康巴》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与好
评，《文艺报》《中国青年报》《京华时报》等近40家媒体争
相报道，新浪、谷歌、网易等网站纷纷转载；《北京青年报》
刊载消息称《康巴》获得的关注和“待遇”几乎可说是前所
未有的，不仅贾平凹、阿来、麦家联袂盛赞，作者还被媒体
誉为“2009年中国文坛的一匹黑马”；评论家称该作品“填
补了长篇文学创作重大题材的空白”。如果说，达真试图
将一块特定的土地上藏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相处的历
程，构建起一个“交融与和谐”的宏大主题，全面、深入地
思考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史，在国人心中廓清文化
开放、和谐发展大趋势的事实，是一项大课题，那么达真
的第二部小说《命定》则取材于康巴籍抗日远征军的故
事。这件时隔抗战近70年感动中国的故事，一直湮没在历
史深处，是达真将它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写《命定》期间，达真采访了众多人物，有老兵，有
军人的家属，同时他还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不仅如
此，他去过河北献县纪念抗日英雄马本斋纪念馆；内蒙古

的乌兰夫纪念馆和腾冲的抗日烈士陵园国殇园；考察过
为纪念朝鲜族抗日领导人朱德海在龙井修建的纪念碑。
这些为中国少数民族抗战英雄们竖立的丰碑昭示着后
人，也激励和鼓舞着达真，因为这些人们的英雄壮举与中
华同在，与历史同在。然而，在广袤的康巴大地上，康巴籍
抗日军人们的英雄魂魄似乎还在纪念馆、纪念碑外面徘
徊，一桩桩一件件往事感动着他，于是一种义不容辞的神
圣力量要他拿起笔写下《命定》，因为这群人是继上个世
纪西藏人民抗英之后又一保卫中华的伟大亮点。他们在
为国家统一浴血奋战，历史岂能遗忘他们，国人岂能忘记
他们！他深信，完整的中国抗战史如果没有他们的加入，
即便是鸿篇巨著都是缺失的，这不是大中国的胸怀。《命
定》，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在这样的心境下开始谋篇布
局的。

如果说小说《康巴》还是站在藏族人的角度向外界解
释并非外界理解的神秘康巴的话；那么第二部《命定》已
经借助藏族人抗战的故事在表达中国的故事、中国的问
题；而他将于明年开始创作的第三部《极限》，将以青藏高
原的水的故事来表达源头和源尾的相互依存，描述人类
的生存。三部曲，三级跳，这就是我前文所说的，他口气蛮
大的，心蛮大的。但达真却认为，这是一件做起来非常过
瘾的事，是自己的兴趣所在，更是一位作家的良知与责
任。

《命定》，注定要引导着人们回忆起那段尘封的历史；
《命定》，也注定会写进人们的心中。我期待着达真下一部
著作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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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达真
□赵晏彪

达真长篇小说《命定》评论


